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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ing a Positive Life  

让生活充满阳光  
 

M:欢迎您倾听我们的亲身经历。这些经历是真实的，但为了保护我们的

隐私，部分细节进行了改动。 

F: 您会注意到我们使用不同的方法克服了困难。 

M: 学习如何带着艾滋病病毒生活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漫长的历

程。我们也是经过许多很小的进步才拥有了今天的生活。  

F: 我们希望您会看到有些经历与您的亲身经历很相似。 

M:我们也希望您能感到您并不孤独，而且我们有着共同的需要。 

F: 为了爱，为了尊重，为了关怀。为了拥有健康的生活。 

M: 欢迎您倾听我们的亲身经历。 

(音乐) 

(旁白) 如果您还需要更多详细的关于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信息，请向健

康工作人员索要一份叫”让生活充满阳光”的小册子。 

  

 

 

 

Script A:  
讲述者:一位二十多岁的，居住在都市中的男同性

恋者 

 

我是在我的男朋友的建议之下，与他一起去性健康

治疗中心做检查的，那时发现我是艾滋病病毒阳

性。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惊呆了。我常问自

己:”为什么是我? 我做了什么遭到如此报应?” 

 

我生气极了，害怕极了。我想我会死的。我意识到

自己不能工作也不能与其他人交往。而且原有的关

系也破裂了。开始我埋怨我的男朋友，随后埋怨其

他人，这个社会，甚至我海外的亲人。后来又开始

埋怨我自己，我变得非常忧郁，孤独。我甚至曾认

为，我碰了谁， 就会杀了谁。我觉得自己很脏，

觉得自己一文不值。 

 

我不能讲英语，这使情况变得更遭。我觉得很难告

诉医生我的感觉。但幸运的是，他非常耐心。他告

诉我有关的治疗和互助小组。 

 

我当时真的不想去，我不想见到其他病毒阳性的

人，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自己不能讲英语。我也不想

知道别人痛苦的经历...那就像是看到了镜子中的自

己。 

 

真正有帮助的是接受现实。以前我常想我的体内有

个”敌人”，体内在进行着斗争，我必须摧毁那些

病毒。我恨那艾滋病病毒，我恨每个人，最终我恨 

我自己... 

 

可渐渐的，我不再把病毒看作敌人，反而开始把它

看作我生活的一部分，它让我找到了自爱，而且以

一种平和的心态生活着。我也用更平和的想象代替

了以前”杀死病毒”的想象，我想药物是在清洁病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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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了自己之后，我也开始接受其他人。我能找到

需要的服务，也能要求尊重，当我要用翻译或用自

己有限的英语简单地要一些东西时，我发现大家是

很有帮助的。我可以和其他病毒阳性的人和健康工

作者交流自己的感想，也可以去结交新朋友，与那

些接受我的人们在一起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经历。艾滋病病毒教会了我很

多。我从医生那里学会了如何服药，如何合理饮食

和自己做饭。我学会了如何照顾好自己。我还学会

了如何去商量并有安全的性生活。我很高兴我能坚

强地生活下去，不仅是与艾滋病病毒，而且和相关

的歧视和恐惧共同生活。 

 

艾滋病病毒不是我的敌人。真正的敌人是忽视，恐 

惧和歧视。对于艾滋病病毒，我产生了新的愿望 

– 我愿意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来减少歧视。我决

定在学校，工作场所和社区中，把自己的经历作为

一个课程讲给别人听。我认为我是在通过提高人们

对艾滋病病毒及艾滋病的认识来回报社会。 

 

我又开始恋爱了。我还不确定他就是我将来的伴

侣，但这是一个新开始。现在我衡量自己的生命不

是通过它的长短，而是它的意义...(咯咯的笑声) 

 

Script B: 
讲述者: 一位忠实的已婚男性，40多岁，有一个孩

子 

 

我不相信我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我更不知道该怎么

办。有很长时间我什么都做不了。非常地难过。我

很担心我的妻子和孩子，没有了我他们该怎么生

活。那时我的健康成了我的一份全职工作。我也承

受了一些严重的副作用，但最终治疗还是成功的。

现在我健康多了。 

 

记得我住医院的时候，人们向妻子问起我。他们知

道有些事不对劲。他们看得出来我很消瘦。我觉得

很羞耻，很难过，连累了我的妻子。我想到了用自

杀来结束我们的羞耻。 

 

等待妻子和儿子的检验结果是一个痛苦的经历。我

希望其他人永远不会有如此经历。很不幸，我妻子

也被发现是艾滋病病毒阳性。但谢天谢地我儿子是

阴性 - 没有艾滋病病毒。我们为他的健康祁祷。我

妻子一直都比我健康。她体内有病毒但还没有开始

治疗。 

 

我想我告诉别人我们的情况是错误的。甚至在我告

诉他们我儿子没有艾滋病病毒时，才意识到他的朋

友不再来我们家了。这是住在一个小镇里的基本常

识。 

 

可我慢慢地发现了一些镇子外的帮助。当我在听社

区广播时， 我得知有以我的语言提供的服务。我

在电话翻译的帮助下与该服务取得了联系。了解到

关于保密权，我很高兴自己只用了电话翻译 - 我的

隐私也受到了保护。 

 

我给艾滋病委员会打了电话，了解到自己的权利也

学到了更多关于艾滋病病毒的知识。他们还寄给我

一个很完整的，用我的语言印刷的信息。 

 

我没有告诉父母我的情况。他们还住在国内，我两

年前曾利用假期回去过。我告诉了我的一个姐姐。

她很难过，但她理解我。现在我们还在通过电子邮

件互相联系。 

 

我一直学着如何更小心地告诉别人我们的情况。我

也通过探听在我们国家人们对艾滋病问题的看法来

试探他们 

 

我埋怨自己带给妻子如此厄运。但很欣慰她和我站

在一起，并原谅了我。支持我们走下去的是我们彼

此的爱和我们对儿子的爱。 

 

我们试着一天一天的体验生活-，没有为将来过多

的担心。没有人知道将来。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我

们只希望我们的儿子过得好。 

 

Script C:  

讲述者:一位住在小镇中的，忠实的年轻女子，20多

岁， 没有孩子。 

 

家里为我安排了我的婚姻。我别无选择。但能寄钱

给家里，婚姻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为了申请永居，

我必须进行体检。当拿到结果的时候，我真的难过

极了。在我们国家，感染艾滋病病毒就意味着死

亡。由于没有永久居留权，我很害怕被遣送回去。 

 

我相信我丈夫并不知道有关艾滋病病毒的情况。我

们结婚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是病毒阳性。我们

从未谈到过这个话题，我很害怕万一这不是事实。 

 

我接受了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事实，因为我相信

这是对我前世所犯错误的惩罚。在国内，有几个很

好的男子都想与我结婚，但家里选择了我现在的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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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这是我的命不好。我不想告诉妈妈。他们这样

做是他们相信这是对的。 

 

开始我不愿去想那病毒和自己的处境。我尽力让自

己忙于工作，把挣来的钱寄给妈妈。我常写信给

她，告诉她我在这儿多快乐，那个小镇有多美。但

我总是要重写，因为我不想让她看到纸上眼泪的痕

迹。 

 

镇上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情况。我担心他们知道了，

会认为我们是’坏’人。 

 

真正有帮助的是我意识到感染艾滋病病毒不是一件

羞耻的事，而是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如果从不

同的角度来看我的经历，很幸运我移民到澳洲，因

为在这儿，我可以接受在我们国家没有的治疗。 

 

还很幸运我遇到了一位好医生，她告诉我一项在城

里的服务。在那里，有位可以讲中文的健康工作

者。从那时开始，我的生活开始好转。我有人可以

信任了，可以告诉她我的秘密，而且她能理解我的

文化。这对我沉重的心灵来说来就是一种释放。 

 

只有几个人知道我是艾滋病病毒阳性。在小镇上生

活是很难的。我保护自己的隐私，而且我知道没有

我的允许医务人员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学会了带着艾滋病病毒生活。我知道与帮助我的

工作人员交流感觉有多好。我现在知道了感染艾滋

病病毒并不是判了死刑，我看到有的病毒携带者也

活了20多年。我热爱生活，我想继续生活下去，想

再看到我的家人。我正在提高我的英文，也在了解

澳洲的文化。澳洲人很友好而且尽力帮助我。 

 

Script D:  

讲述者: 一位忠实的女性，30多岁，带着孩子住在都

市中 

 

当发现我是艾滋病病毒阳性时，我害怕极了。我对艾

滋病病毒和艾滋病并不了解。很担心由谁来照顾我的

女儿呢? 我藏在家里，不接任何电话，不见任何人。

我为每一件事埋怨我自己。 

 

我又回去工作，但是太难了。我变得非常情绪化，甚

至不能做一些简单的事。因此，我必须停止工作。我

没有把我的情况告诉任何一个同事。我只对主管说:”

我需要尽快去休假” 。因为我当时正在办理离婚，所

以他们也没有多问。 

 

我有几个好朋友，但当时我不知道谁能帮助我。谁才

能理解我所承受的一切? 我是这世上唯一的一个吗?  

 

后来，我强迫自己去联系我的医生。我必须这样做...

因为我怀孕了。我必须知道我是否可以继续活着，我

的胎儿是否能活着。我询问是否可以与其他病毒阳性

的女性见见面。我想了解其他带着孩子的病毒阳性的

母亲。我想知道我们的将来，想知道我和孩子是否可

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我仍然记得第一次与她们见面时的情景。当她们讲述

自己的经历时，我开始落泪了。尽管我不能完全听懂

她们说什么，但我从内心深处理解他们的感觉。我不 

认识她们，但有一种力量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我们

好像”姐妹”一样。同甘共苦的姐妹。 

 

当我讲述我的经历时，一名翻译帮助了我。我们来自

同一社区。我以前见过她。开始时，我觉得很不自

在，但她告诉了我关于保密性。现在在我们的社区

中，没有人知道我的情况。即使我和他在社区活动中

相遇，我们也装着彼此不认识。 

 

在一次聚会中，我问其他人把艾滋病病毒告诉给孩子

的经验。有些人说他们要等到孩子大约10岁时再告诉

他们。 

 

现在我真的可以应付得很好。 

 

凭我的外表，没有人能看得出我是艾滋病病毒阳性的

人。我相信我会有我的第二个孩子，而且他会象我第

一个孩子那样健康。 

 

 


